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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翻开上海地图，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
象：这座城市的大量路名，是用中国众多省区
市县的名称来命名的。很多道路在上海市区
的方位，与路名对应地方在中国的方位也恰好
吻合。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上海路名，对应着
中国革命的红色地标，记录和纪念着伟大的革
命历程。
　　上海的这些路名是怎么来的？它们与上海
开埠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
市发展史、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新征程，有怎
样的奇妙关联？上海路名里，藏着什么样的“中
国密码”？在这些凝结着历史与现实的道路上，
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为
您一一解码。

上海瑞金路：

在“红色道路”上探访“红色电波”

　　记者吴霞、袁全报道：黄浦区位于上海城区
中心位置。在这个区内，瑞金路、延安路、南昌
路、淮海路等道路，都与中国革命的红色地标对
应。而就在这些道路上，也曾发生过许多可歌
可泣的革命事迹。例如，人们所熟悉的革命故
事“永不消逝的电波”，就与瑞金路有着不解
之缘。
　　“树背后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人，发生的
事，让马路上的每一片落叶，都不同寻常。”
1984 年出生的顾博凯是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历
史老师，为了把课上得生动形象，他喜欢穿行在
城市的各个角落，瑞金路是他来得最多的马路
之一。
　　在上海，以“瑞金”命名的路一共有三条：瑞
金一路、瑞金二路和瑞金南路。瑞金一路和瑞
金二路始建于 20 世纪初，最初瑞金一路被命
名为圣母院路，瑞金二路被命名为金神父路，后
来经历了多次改名。1950 年，为了纪念革命圣
地瑞金，这两条路更名为瑞金一路、瑞金二路。
　　瑞金二路 148 号，现在的黄浦区第二牙防
所，曾经是秦鸿钧烈士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
旧址。“说起秦鸿钧烈士，可能许多人不熟悉。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是李
白烈士。但李侠这个人物，事实上结合了李白
烈士在内的多位红色电波守护者的事迹，秦鸿
钧烈士就是其中之一。”顾博凯说。
　　史料记载，秦鸿钧比李白小一岁，十多岁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中共山东沂南地区的
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 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
无线电技术，从此与红色电波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全面爆发，秦鸿钧受命在上海设立秘密电
台。第一个秘密电台就设在现在的瑞金二路，
当时法租界金神父路上的一幢建筑里。在此后
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主要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
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确保党与共产国际的
联系。后来他被派往哈尔滨开展地下工作，完
成任务后，于 1940 年前后回到了上海，又在另
一处设立秘密电台。
　　“1949 年，秦鸿钧秘密电台终因使用过久
被特务发觉。3 月 17 日深夜，秦鸿钧正在工作
时，突然听到妻子的报警信号，当即停止发报，
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十多个特务破门而入，将
他们夫妇逮捕关进监狱。秦鸿钧受尽种种酷
刑，双腿折断，肺部受重伤，始终坚贞不屈。5
月 7 日，秦鸿钧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20 天
后，上海解放。”
　　对这一段历史如数家珍的还有一个人，同
样 1984 年出生，他是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演员
王佳俊。在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王
佳俊饰演第一男主角——— 李侠。王佳俊说，这
是个不小的挑战。
　　“我需要不停转换身份去表演，报馆工作的
职员，一个温情的丈夫，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
老练敏感的地下工作者……每重身份都需要表
演的转换，需要真正走进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描
绘地下工作者身份的时候，没有语言没有旁白，
只能靠肢体和眼神以及微表情来体现。”王佳
俊说。
　　在给学生讲这段历史时，顾博凯建议孩子
们来瑞金二路看一看，“我会从秦鸿钧烈士、李
白烈士的一些小事入手，告诉孩子们，他们自己
是儿子，是丈夫，也是父亲，他们很爱自己的亲
人，但他们也爱自己的国家，他们有更崇高的理
想和信仰。如今我们拥有的安定生活，离不开
这些烈士的付出和牺牲，他们值得被铭记。”顾
博凯说。
　　“上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漫步其中，或许
就在梧桐掩映下的一栋老洋房里，就发生过‘于
无声处听惊雷’的故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
色电波永不消逝。”王佳俊说。

山东干部在浦东：

我从崂山区来到了崂山路

　　记者何欣荣、袁全、杨有宗报道：崂山路、乳
山路、即墨路、潍坊路……行走在上海浦东新
区，好像置身于一个微缩版的山东。浦东位于
上海之东，山东位于中国之东，这也是浦东多山
东地名的一个重要缘由。
　　来自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的女

干部朱丽丽，2020 年 10 月来浦东实训时，看
到这些路名倍感亲切。“感觉胶东和浦东，距离
一下子近了很多。把浦东开发开放的精髓学深
悟透，青岛的发展也会更好。”
　　朱丽丽参加的，是青岛 2020 年组织的“干
部专业实训”。来自青岛市区两级政府的 200
多名干部、企业家，分两批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和
知名企业里学习现代服务业，目标是把青岛打
造成北方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朱丽丽的实训单
位，是位于浦东的一家投资公司。
　　参加实训之前，朱丽丽和家人到上海旅游
过。“当时主要游览外滩，逛逛豫园，也眺望过黄
浦江对岸的高楼大厦。原来是走马观花，这次
可是真正的沉浸式体验。”
　　沉浸式体验，学到了啥？朱丽丽说，她在街
道分管招商和经贸工作。作为山东省的经济龙
头，青岛的制造业“五朵金花”在全国赫赫有名。
来了浦东，在投资机构近距离学习调研后，朱丽
丽感受到了现代金融的力量。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浦东是金融高
地。浦东金融的影响力，在于集聚了一批专业
化的金融机构。像我实训的这家投资公司，专
门在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布局，专注于头部企
业的投资。”边看边学，朱丽丽对资本市场的理
解逐步加深，对青岛在崂山区打造的金家岭金
融聚集区也有了新的思考。
　　闲暇之余，朱丽丽专门去浦东的崂山路转
了转。“我们沙子口街道也有崂山路，还是一条
依山傍海的景观大道。浦东的崂山路两边主要
是住宅区，不过对我的触动也很大。”
　　触动来自两方面：一是在崂山路的一处居
民小区，朱丽丽看到有人给老年人理发，只要 5
块钱一位，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二是
在崂山路附近的潍坊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 层楼的建筑内，每层都有不同的功能。既有
年轻人在这里自习，也有老年人学习合唱。从
周一到周末，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原来看浦东，第一印象是高楼林立、马路
宽阔。来上海实训后，走进浦东的这些街道社
区，才能感受到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不仅实现
了经济的腾飞，还带来了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不仅有颜值，更有内涵。”朱丽丽感慨。
　　这次实训期间，除了学习现代服务业，朱丽
丽还给自己额外加了功课：学习上海的垃圾分
类经验，撰写一份调研报告。几次接触下来，朱
丽丽很快了解到上海垃圾分类的要义：不仅要
分得清，更要管得精；不仅要在前端分好，更要
把末端处置设施建好。

上海援滇干部：

原来我一直在“云南”

　　记者黄安琪、吴振东报道：江川路、华宁路、
临沧路……在地处上海西南方位的上海市闵行
区，有许多以云南地名命名的道路。其中，东川
路、剑川路、沧源路环抱着知名学府——— 上海交
通大学。
　　“原来没注意到，现在才发现：我是一直就
在‘云南’啊！”上海交大援滇干部田罗银不禁感
叹。“之前对云南了解不深。援滇是第一次去云
南，如今再走在这些路上，倍感亲切。”田罗
银说。
　　在“高原明珠”洱海的源头，坐落着全国生
态文明示范县、云南省第一批脱贫摘帽县洱源
县。九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承担着洱源县定点
帮扶任务。摘帽不摘帮扶，众多上海交大人如
今仍战斗在巩固脱贫成果的一线，田罗银就是
其中的优秀代表。

　　 2019 年 7 月，学校相关部门找到当时
在校党委组织部工作的田罗银，希望他赴任
洱源县茈碧湖镇丰源村驻村第一书记。这名
共产党员没有犹豫，和家人匆匆话别，便奔赴
工作一线。
　　到村一个月，田罗银就马不停蹄地走访
了 9 个自然村，深入调研当地自然资源状况
及村民生产生活情况。他遍访生活困难群
众，与村委会及驻村同志逐一交流。在充分
掌握情况后，他陷入了沉思。
　　“‘种一山坡，收一箩锅’是当地流传的一
句俗语。大、小南极两个自然村长期存在季
节性缺水问题，当地老百姓广种薄收、靠天吃
饭，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田罗银说。
　　办法也有，一是用多级电泵抽水，但老百
姓难以承受高额的电费；二是通过光伏发电
提水，但 700 多米的扬程，如何保证稳定供
水又是一个现实难题。
　　这个问题田罗银一直放在心上，每每遇
到开会、培训、专家下村指导，他总是上前
讨教。
　　经过田罗银多方努力，在沪滇协作资金
支持下，提水项目于 2020 年 4 月进入施工
阶段，并于 10 月正式通水，让生活在海拔
2700 多米高山上的百姓喝上了水。
　　“帮钱帮物，也要帮忙建个好支部。”组工
干部出身的田罗银清楚，只有建强党的组织，
脱贫成果才能真正巩固。
　　他利用学校专项党费，指导完成村委会
院落改造和党建文化墙建设，并定期给村干
部讲授党课，营造出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推
动形成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此外，作为高校教师，教育扶贫是田罗银
特别关心的工作。为给村里 300 多名小学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他争取到了百余台
电脑，建成 4 个“思源智慧教室”，用于支持
农村小学开展信息技术课。
　　“我们要尽快把村里的科普教育基地建
起来，让村里的孩子们不出大山学创新，在更
多孩子的心里种下科学的种子。”田罗银说。
　　由于名字的读音，田罗银也被人亲切地
唤为“田螺哥哥”。他说：“希望上海和云南两
地的帮扶不间断，创造出更多现实版的传奇
故事。”

新经济新党建：

金沙江路上的“新长征”

　　记者吴振东、赵逸赫报道：普陀区位于上
海市区西部，这个区内不少道路都以中国西
部地区的地名来命名。更有意味的是，普陀
区内的一些道路，仿佛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伟
大历程：
　　东西向的金沙江路、南北向的大渡河路，

交叉形成普陀区的主干道，令人不禁想到“金
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条泸定
路，又让人不禁回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瞬
间……
　　新时期，我们在走“新长征”。最近，记者
走访了金沙江路上的近铁城市广场，发现这
里有个“楼委会”。这个“楼委会”既抓治理，
也抓党建，在助力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更把许多年轻人聚在了党组织周围。
　　记者到此采访时，“楼委会”工作人员先
谈起一段历史———
　　“红军长征途中，某团三连负伤掉队的支
委、副连长李玉胜，在极度艰苦情况下，将全
团失散的 29 名伤员收拢起来，成立临时党
支部。一群年轻人在党支部带领下，靠着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历经艰辛终于回到党中央
身边。”近铁“楼委会”驻点党建指导员孙敏莉
表示，“这个‘草地党支部’的故事，为我们做
好城市白领党建工作，凝聚当代青年提供了
诸多启示。”
　　生活的日常，也强化着对于长征历史的
感知。翻看地图，近铁城市广场所在的普陀
区，不少路名蕴含长征元素。“工作、生活都在
这些路上，更该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养分和智
慧。”孙敏莉说。
　　人在哪里，党员在哪里，党的建设就推进
到哪里。这既是宝贵经验，更是与时俱进的
探索。“楼委会”就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楼宇
自治新模式。“楼委会”有楼宇联合党委、楼宇
治理委员会两块“牌子”，形成类似居委会和
居民区党组织的治理模式。在近铁城市广
场，“楼委会”服务的白领超过 1.1 万名。
　　孙敏莉介绍说，针对近铁城市广场年轻
人多的特点，“楼委会”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党
务服务、政务服务、公益服务、健康服务等资
源，为白领提供“零距离”服务。借助市场监
管所资源，“楼委会”帮助楼宇在引进企业、商
铺入驻前，先期查询该企业或商铺投诉量，帮
助楼宇产权方、物业管理方规避经营风险。
　　实体化办公的“楼委会”，也让白领“眼见
为实”，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更容易
找到组织，反映得了问题，办得了事。”某企业
负责人孙先生告诉记者，关于近铁城市广场
高峰期停车场出入口拥堵的问题，企业也曾
反映多次，但直到楼宇联合党委成立并牵头
楼宇利益相关方与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协商，
这一难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楼宇党建“看得见、摸得着”，使得递交
入党申请书都更加方便。据介绍，到 2020
年 11 月底，近铁城市广场“楼委会”已累计
接待 46 名白领倾诉职业发展、人生理念等
思想困惑，累计受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入
党等事宜咨询 22 人次，5 名青年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解“烦心”、聚“人心”，“楼委会”工作人员
对此越来越有底气。在普陀区，不少楼宇商
家在“楼委会”的带动下共同策划了美食节、
音乐节等活动，推动商圈消费的复苏。在近
铁城市广场，“楼委会”设立“暖心”基金，汇集
来自各方的爱心捐款，为家庭困难白领雪中
送炭。“离你最近，感情最铁”，“楼委会”最初
打出的宣传口号，变成了越来越多“近铁人”
的真实感受。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嵌入到城市发展最活
跃的经络上，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求。
身为基层党建工作者，孙敏莉认为，只要心系
人民、服务人民，基层党组织就有着永恒的生
命力。“无论烽火岁月，还是和平年代，党组织
在，向心力就在。”

龙江路上龙江人：

我从老家东北来到上海东北

　　记者许东远、岑志连、施钰报道：吃完晚
饭，王国江习惯在自己所住的龙江路上走一
走，或是默默梳理论文思路，或是酝酿一首抒
发感悟的小诗。
　　龙江路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西起许昌路，
东至兰州路。这条路，连接着他对家乡黑龙
江的牵挂。
　　王国江快 60 岁了，是上海市杨浦区教
育学院的高中数学教研员、上海市数学特级
教师。在他的家乡黑龙江省北安市，也有一
条路叫龙江路，“我一个黑龙江人住在这里，
觉得自己好像回家了一样”。
　　营口路、大连路、延吉路、齐齐哈尔路、嫩
江路、松花江路……由于杨浦区位于上海市
区东北部，不少道路都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三省的县市命名。更巧合的是，东北地区是
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杨浦区则是上海的老工
业基地。
　　走在龙江路上，王国江时常经过一排米
色外墙与红色屋顶的联排建筑，这是原英商
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的英籍职员公
寓，位于龙江路 50-66 号。1883 年，英商沿
黄浦江畔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
杨树浦水厂，杨树浦水厂也成为杨浦百年工
业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安、杨浦两地同为工业重镇，让王国江
颇为感慨。1981 年大学毕业后，王国江在北
安市国营庆华工具厂所属中学担任数学教
师。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列列满载 50 式冲
锋枪的火车，从该厂驶向抗美援朝战场，北安
也因此得名“北国枪城”。“当时职工多，庆华
厂的小学就有 7 所，初高中也有 4 所。”王国
江说。
　　 2001 年，近 40 岁的王国江来到上海。
　　王国江称自己是国家发展历史长河中的
一名见证者、迁移者和实践者。“迁移”到上海
20 年，他不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持续探
索和实践如何让基础教育更好适应于国家需
求与时代发展，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见证了
杨浦区从老工业区逐渐转型走向创新之路，
见证了杨浦滨江的工业遗迹焕发新的生机。

“饭后去滨江走走，看看远处的夜景，挺有感
触。”王国江说。
　　如今，王国江每年都会回到家乡，与已为
人师的学生们聊聊家乡教育的现状与当下前
沿的教育理念。“社会在前进，我的家乡也在
发展，现在北安的教育水平已经和以前大不
一样了，无论是上海还是黑龙江，大家都保持
着积极向上的势头。”王国江说。

■专家解读

　　上海路名大多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命名的规律，自上海开埠以来，有一个
演变的过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道路的命名，其分布和我国各地方位大致
对应。城市东北方位的马路名称，如佳木斯路、牡丹江路、延吉路、抚顺路、本溪路、鞍
山路，大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名；西南方位的马路名称，如桂林路、柳州路、田林路、
钦州路、苍梧路、桂平路、百色路，则大体是西南地区的地名；西北方向的马路名称，如
金沙江路、大渡河路、怒江路、铜川路、宁夏路，大体是西部地区的地名。
　　这样命名有个好处，就是让人容易记住上海马路大的方位，也有比较好的寓意，
即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与“开放”的城市品格，与“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相吻合。
             ———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

图为上海马路路标。

上海路名里的“中国密码”


